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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四十度是一个伟大的纬度，它
穿过整个北中国，那是中国最壮丽的山
河；在这条纬度上如果向两边望去，还有
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大都市：罗马、马
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北京、华盛
顿、纽约、东京、首尔等。但是，一段时间
来，不断光顾这里的陈福民毕竟不是一
个悠闲的游客，更不是来摅怀旧之蓄念，
发思古之幽情。G6公路两侧，蓝天白云
下，风吹草低见牛羊，他心情大好也心事
重重：关于这个伟大的纬度，牵扯出来的
何止是悠长的时空，同时还有“一个文化
历史概念”，那里还有盘旋千年时空中的
愁云和不解，还有诸多有价值、有说服力
和隐秘的历史细节未被发现或提及。面
对想象中的几千年，他满怀深情和敬意
探究的是他历史的关切，并且要用文学
的方式再现它，这才是他郁郁独行在北
纬四十度的真实目的。

应该说，陈福民这次西行的目标远
大，自我期许甚高。他说：“我所处理的题
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
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
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
的历史容量。为此，我尽自己可能把‘二
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
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
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我希望
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
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
的大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我还
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
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这是他长
久以来的愿望：以历史为经，以北纬40
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和呈现出一幅“参
与性”的千古江山图。于是，他在北纬四
十度阔大时空中，选择以赵武灵王、汉帝
刘邦、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青年统
帅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
安禄山、明宦官王振，还有右北平的燕昭
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
国纲等为中心，书写了北纬四十度上演
的千年不息的人间大戏。孟子曰：观水有
术，必观其澜。掀起历史波澜的首先是这
些大人物；另一方面，面对浩瀚的历史，
一个作者选择什么、书写什么，表明他在
关注什么。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经过历
史化可以实现经典化，而历史没有经典
化一说。但是通过书写者的历史观，可以

判断他认为哪些人与事更重要。对于《北
纬四十度》来说，上述人与事，在作者看
来显然值得重新书写。我们知道，任何重
新书写都是一种对话关系，任何书写者
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杰姆逊的“永远
的历史化”，一语道出了“历史化”的真
谛，那就是“永远的对话”。这个对话未必
是对错之争，而是通过这个学科最优秀
大脑不断的对话，使我们透过历史烟云，
通过不断的再发现，对历史看得更清晰
更透彻，也就意味着对现实和未来看得
更清晰和透彻。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散文，
必须以历史为依托，没有历史就没有“历
史文化散文”。

但是，《北纬四十度》毕竟是文学作
品，文学作品先在的优越就是可以想象
和虚构，这是文学以历史为书写对象得
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条件当然也带来了
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表述与历史
知识传播有相当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
我们看到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很多公
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
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
完成的。这一点让我很不甘心。”陈福民
说的这一意思，在陈寿的《三国志》和罗
贯中的《三国演义》二者中表现得最为典
型。在普通民众那里，《三国演义》的历史
就是三国的历史，曹操就是奸雄，刘备就
是厚道的君主，关羽就是仁义的化身。诸
如此类至今难以改变。对“北纬四十度”
做文学的再现，陈福民为自己确立了一
个很高的标准。一方面，他为文学赢得尊
敬；一方面，他又为历史的真相被文学覆
盖心有不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但是，好的文学
作品，几乎都是在悖论和矛盾中展开的。
读一读历史上与北纬四十度有关的诗篇，
便一目了然。我注意到，福民在书写他心
爱的历史人物时，诗史互证在文中不时出
现。这一方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
到陈福民这里，他借用生发屡试不爽，古
典诗词、当代小说、流行歌曲、民间传说，
上下翻飞信手拈来。得意处驻足观赏慢
慢道来，紧要处一笔带过要言不烦。“秦
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七绝
圣手王昌龄著名的《出塞》诗，也是唐代
七绝的压卷之作。借用王昌龄将飞将军
李广作为历代名将的代表，从一个方面

有力地传达了李广的深远影响。
书中讨论的关于历史观的问题可能

尤为重要：“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
人民创造历史，这种争执在学术上本不
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个伪问
题，但仍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很恼人也
很诱惑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
我没有能力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
读过的历史著作、与历史有关的文学著
作，记述的都是什么人？是帝王将相才子
佳人，他们是具体的人；“人民”这个抽象
的概念当然也被提及，比如在农民起义
的时候，但是，起义过后，获得尊位的那
些人，又成了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
史的英雄都是具体的，有名有姓，从出身
到功业不仅详尽而且生动。是什么力量
导致了讲述者如此的用尽心思？那潜隐
的膜拜心理几乎就是呼之欲出了；但“人
民”只是一个数字，他们的形象只是模糊
在20万或60万的大军里，或者说，他们
是无从被记述的，当然也不会有谁记得
他们，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
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
叙述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体性
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先在条件。因此，
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都是
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因此汤因比说一
个伟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

家。即便是重视客观性、重视材料的历史
著作，也因为材料选择的不同体现了历史
学家的历史观。当然，《北纬四十度》不是
一部专门讨论历史观的书，它是一部试图
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历史关切的书。

一个“50后”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热
爱话剧和歌唱的曾经的文艺青年，后来
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就这样选
择了北纬四十度，前后考察和写作了四
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浮躁和功利的时
代，其思考时间之长和写作用力之勤，
都足以令人感佩不已。另一方面，他选
择北纬四十度这一时空符号，再也没有
比这个场景更辽远更悠久，再也没有比
这个场景更适于思索和抒情。几千年的
历史，任凭你思想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
巨大的空间几乎就是天下，任凭你音域
多宽多长，从“胡风似剑锼人骨，汉月如
钩钓胃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
昭阳。”一直唱到“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
哟”。这是陈福民的青春之梦和文学之
梦，梦想是巨大的内驱力，它让一个人在
天高地远的北中国游走不止，在千年古
道往来穿梭。他抵达了他的目的地。一切
已经结束，但一切都没有成为过去，那横
贯北中国直上重霄九的G6公路，就这样
一路撒下了一个歌者关于“北纬四十度”
的歌吟。

陈福民散文集陈福民散文集《《北纬四十度北纬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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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黄怒波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我
的校友，且开创了一家很牛的公司，还慷慨地
资助北京大学的诗歌研究。后来读到他的诗，
被他具有奇特想象的诗句所惊艳到。与此同
时，也知道了黄怒波还是一名登山运动爱好
者，他曾攀登珠穆朗玛峰。这完全是我不敢企
及的事情，因此也对他多了几分敬意。在我心
中，黄怒波是一位阅历丰厚、有着雄心壮志的
弄潮人，他的经历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
终于，他写出了自己的小说，而且的确是以自
己的丰厚阅历为素材的，这就是我刚刚捧在手
里、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气的《珠峰海螺》。

小说主人公英甫是一位敢拼敢闯、有谋有
略的企业家，他曾经数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故
事分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是英甫在商海上
面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他所开发的
大型地产项目“东方梦都”就在竣工之际，却陷
入一场商业阴谋之中，几只商业黑手对他的这
一项目进行疯狂围猎，等待他的是彻底破产的
结局。此时，英甫以重新攀登珠穆朗玛峰作为
他反击的一招。这就引出小说的第二条线索：
英甫攀登珠峰最后三天所经历的生死考验。这
两条线索都强调了生死主题。我发现，黄怒波
对生死问题非常在意，这似乎是他在商海拼搏
和登山运动中共同的、同时也是最强烈的体
验。难怪我过去读他的诗时，就发现在他的诗
歌中不乏死亡意象。比如：“当光线照耀我们之
时/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死去”。特别是他写登山
的诗，都被他称之为“死亡回忆”，他吟诵道：

“谢谢死亡 也谢谢星星/在8844米我因此多看
了世界几遍”。只有读了他的这部小说，从他的
叙事中，我才真正理解到，他在诗歌中的死亡
意象之所以不是抽象和虚空的抒情，是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他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小说中
的英甫显然有着作者本人的影子，因此作者能
将英甫与死亡抗争的故事写得那么真切、那么
揪心。在大自然施展自己超级本领时，人的身
体变得非常渺小。小说并没有以神化的方式刻
意将英甫塑造成一个超级英雄，而是真实地描
写了他在恶劣天气和险峻高山环境下的惨烈
和痛苦。难得的是，黄怒波并没有因死亡意象
而走向悲观和绝望，相反，强烈的死亡体验更
激发起他生的意志。在黄怒波的精神世界里，
关于生死主题严格来说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主
题。向死而生，在《珠峰海螺》这部小说中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攀登到珠峰8750米高度时，风
雪越来越大，英甫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他趴
坐在雪坡上，脑水肿让他动弹不得，在山上昏
睡了整整一夜，只能等待山下来人救援。死神
一次次在他的面前流连，最后时刻，竟是他从
身旁死去的山友怀里发现了一瓶尚未使用的
氧气瓶，充足的氧气使他有了下山的力量。小
说将这一刻写得非常神圣：英甫往山下走时，
从背包里掏出随身带的法器海螺，用尽全身力
气吹响了这个圣物，“英甫新生了，像是刚从母
亲子宫里孕育而出的婴儿，要踏上回到人间的
路。”“这一次，他是自信而又从容的。因为，他
明白了，生，是为了死。而死，又是为了生……”

小说在登山的篇幅中不是孤立地写了英
甫的生死遭遇，而是作为一次国际大营救中的
一幕来写。这次登山活动突然遭遇极端恶劣天
气，不少登山者都困在山上，这些登山者来自不
同的国家。小说极其生动地描写了在那几天的危
急时刻，大本营的登山队成员和向导们如何紧张
地展开了一场国际大营救，焦虑、慌乱、暴躁、担
忧，但就是在这样的情绪笼罩下，人们不放过每
一次机会，去寻求最佳的途径，也忘记了劳累和
伤痛。也许这正是英甫的幸运之处，尽管他孤身
困在8000多米的第二台阶，但总有人要不顾一
切地为营救他而想出各种办法。不管是不是作
者的有意为之，我读来就觉得这完全缘于英甫
历来的以爱心和善意与人相处。小说非常深情地
写到了英甫与向导加措、甘米、旺多的友情，这种
友情让他们无时无刻都牵挂着英甫的安危，比如
正在珠峰南坡尼泊尔境内替美国登山者做向导
的甘米，竟然翻过峰顶给英甫送来了氧气瓶。可
以说，正是大家无私的爱为英甫灌输了更新鲜
的精神“氧气”，才会让英甫闯过死亡大关。

但小说不仅写到爱，也写到了恶，而且是
一种撕心裂肺的恶。这种恶主要来自小说的另
一条线索，即英甫在商海的故事。英甫接下“东
方梦都”这一大型工程后，就被各种利益集团
盯上了，他们采取各种阴谋手段企图从这里攫
取到最大的利益。这是一场充满着邪恶的战
争，在这场战争中，英甫常常处于命悬一线的
危险境地。因此在这条线索的叙述中，构成了
小说的另一种死亡意象。小说结构的高妙之处
就在于，它并不是让登山和商海这两条线索平
行展开，而是将二者交织在一起，让自然与社
会形成互文性，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悬

疑，小说的风格也更加诡异。当“东方梦都”峻
工之际，各种利益集团和阴谋者纷纷跳出来，
他们合谋要致英甫于死地，从而将这一工程收
为己有。英甫早已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便灵机
一动，赴西藏去参加登珠峰的活动，他的用意
是要借登山拖延这几个月的关键期，只待期限
一过，一切阴谋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然而，阴
谋者的魔爪也伸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他们
精心安排，欲在登山过程中让英甫合情合理地
死去。小说以商海的故事，尽情揭露了资本和金
钱对于人性的腐蚀，控诉了附着在资本和金钱
上的冷酷、凶残的另一面。这便是充斥于人类社
会的一种死亡意象。所幸的是，主人公不仅从自
然的死亡威胁中走了出来，而且也从社会的死
亡威胁中走了出来，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在小说的扉页上，黄怒波引了一段鲁迅的
话：“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
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
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
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彰明那
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段
话引自鲁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写
的一篇短文，在鲁迅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
仅在审问客体世界的恶，也在审问自己的恶，
这正显示出陀氏的伟大。黄怒波推崇鲁迅的这
段话，其实就是在向人们表白，他希望自己的
这部小说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仅要审
问在商业世界的恶，也要剖析自己的灵魂。黄
怒波的确是朝着这一目标酣畅淋漓地写下来
的，他向人们袒露自己的灵魂，抒发自己的情
怀。我想补充的是，在鲁迅的那段话后面还有
几句重要的话：“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

‘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黄怒波一定
是记住了鲁迅的这句话，他对于登山和商海的
叙述绝对是写实主义的。甚至可以说，在现实
生活中，黄怒波也是一个严谨的写实主义者，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只埋头盯着脚下的写实主
义者，他的行动、他的决策，更包括他的写作，
在他的内心还有一个“在高的意义上”的追求。
难怪他会倾情于登山，山是大自然的高度，而
黄怒波要攀登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同时我
也体会到黄怒波在写登山故事时为什么一定
要加进商海故事，他是想通过英甫这一形象来
证明，“在高的意义上”不仅针对大自然而言，
也是针对社会而言。正是因为有一个“在高的
意义上”的激励，英甫才能够在商海中不畏生
死，一路向前。此时，“在高的意义上”便意味着
要做一名有着社会担当的企业家。《珠峰海螺》
真是一部能够让人读来热血沸腾的小说，它是
一位亲历者“在高的意义上”的人生抒怀！

“在高的意义上”的人生抒怀
□贺绍俊

■评 论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关
注。他的作品具有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倾向，或者叫做主
题出版倾向，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新时代社会主义
作家创作的基本方向，也是出版业要遵循的根本指向。
他的报告文学与主题出版，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无
缝对接。他最近几年的作品《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
全纪实》《浦东史诗》《那山，那水》《大桥》《国家行动》《革
命者》《诗在远方》等，往往饱含深情而又不乏理性，气势
磅礴而又内容深刻，指向正确而又没有矫揉造作，他的作
品与我们的重大事业贴得很紧，而且已经形成了惯性，是
一位执著地为党和国家伟大事业叙事的作家。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总能在宏大的叙事中阐发出
深刻的思想，成为支撑作品的精神力量。比如他的长篇
报告文学《大桥》，既是一部关于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
港珠澳大桥物质的、物理的、惊心动魄的宏大建设场景及
过程之描写的报告文学佳作，更是一部关于以林鸣总工为
代表的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中国工程专家群体与中国现代
工人群体精神的、心理的、思维过程的深度发掘和精准扫
描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写道：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在鸦
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抗争基因，在他们的头脑里
浸润着的是宋朝名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这就把传统文
化与先进文化勾连了起来。他在作品中写道，林鸣总工可
以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精
彩段落几乎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他们对毛泽东智慧的推
崇与娴熟运用，克服了建桥过程中施工技术和大海环境双
重无知的叠加。这表明了大桥建设的正气歌，其实是中国
道路最生动的诠释和解说，中国理论最有力的验证和传
播。港珠澳大桥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超越和创造，何建明
把一组组令人望而生畏的数据变成了得心应手的、打动
读者心灵的工具，以至这本文学佳作成为了大桥工程学
的一本辅助教材。该书还记述了大桥工程建设团队既会
计算又会算计的经济头脑，包括从国外合作者那里争取
我们的利益等等。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反思性特点。这种
反思性往往能吸引和感染读者与他产生共鸣，进入他的文学场景，和他一
起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考自己的立场选择，甚至对自己的灵魂进
行拷问。这种反思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等报告文学作品中，比如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本书中，他向国人提出
了10个重头问题，我们不妨抽出几问。第一问，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
的汉奸如此之多？抗战中，党领导的军民有一半力量是跟汉奸和伪军打仗。
第二问，我们的民族是否还有血性呢？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幸存者回忆说，
2000多名军队被十几名日本军人押解到长江边上屠杀，没有人反抗。第五
问，我们就不能注意点儿细节吗？日本人对自己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记录得
清清楚楚，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者，在不短的时期内却总说“大概”

“估计”“差不多”。第七问，我们的内耗为什么总比抵御外敌的力量强？南京
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的相互消耗、互不
信任、各自为政是重要因素。第十问，如果侵略者再次举起屠刀，我们准备好
了没有？为什么日本这么一个小国老打我们，而每次我们基本上都是输了。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但日本人根本不服。日本人的理念就是，一个日本人
可以打垮、打赢100个中国人。记得我在一次活动中作为主持人对他这本书
的演讲总结时提出：对日本军国主义，要再认识；对蒋介石和蒋介石集团的本
质，要再认识；对我们民族在大屠杀中的种种表现，也要再认识。

我认为，应该从何建明和他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包
括追溯规律背后更深刻的原因，特别是在主题出版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家基
本出版制度有机构成部分的时代背景下，揭示何建明作品对当代现实题材
文学创作的意义，对未来的文学发展或许会有所启发。

高丽敏把她的新诗集命名为《结庐人境》，
无疑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陶渊明有一首名
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
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这首诗表现了陶渊明洁身自好的品
格与高雅的审美情趣。高丽敏对此自然也是心
向往之。但高丽敏生活的毕竟不是陶渊明那个
时代，她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大隐隐于市”。
她知道自己是世俗中人，她生活于“人境”，但
是她不要被自己周围的“人境”俗化，她要超越
这个“人境”。她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找到了一
种超越的方式，那就是诗。来自“人境”而又超
越“人境”，这就是高丽敏从陶渊明身上受到启
发，而又自我寻觅出的一条诗的道路。

京西门头沟，这就是高丽敏所生活的“人
境”。她出生在沿河城：“母亲生下我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城和一条河/我是小城的庶民也是
孩子//梦始终是城中之梦/像胡同血管的‘栓
塞’/自守心城。而我爱/那城墙的裂隙——亲切
真实/仿佛亲人故人在此留下掌纹额纹/”

高丽敏的诗植根于“人境”，植根于生活的
深处，但不是生活现象的实录与照搬。高丽敏
是喜欢思索的人，她把自己思索的成果，凝聚
在诗中，因此能给人以深沉和厚重之感。如《活
在慢里健步如飞》《每一天都是不用着急的白
纸》《于无声处》《临窗》《世界是用来遗忘的》
等，每首诗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一个生活
的哲理。像这首《活在慢里健步如飞》，先写“活
在慢里”：“在花的香气里慢/在新叶生长里慢/
在太阳落下升起里慢/在春雨秋霜转身里慢/在
自己的影子里慢”。慢，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人
们不仅要到达未来遥远的目标，而且还要不时
停下来，歇歇脚，看一看周围的风景，取一种更
自然、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生活情趣，
可以带来超越人生短暂这一时间局限性的契
机。诗人愿意在慢生活中体验生命之美，但“又
无时不在健步如飞”，这是由于她感到时间的
飞速流逝：“在花落的叹息/在女儿日渐丰满的
来日/在染发膏遮不住母亲的白发……”在诗人
看来，慢与快是统一的，“那些慢有多慢/这些快

就有多快”。这便写出了生活中慢与快的辩证
法。人生的秘诀，便是在慢与快之间，寻找一种
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既不要因行进过快而
不堪重荷，也不要沉溺于玩赏而空耗生命。

高丽敏在从生活中捕捉诗情的时候，避免
生活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侧重开掘生活事件
后面的象征性内涵。拿《杀牛》这首诗来说，开
头先写杀牛的起缘：“一头牛折了腿成了残废/
杀它省了很多力气”。残废不仅不能成为疗救
的对象，反而成为必死的借口，透露出一种强
权的逻辑。《杀牛》这首诗，没有直接写杀牛的
过程，毕竟那太血腥、太残忍了，诗人写的是杀
牛后的场景：泥坯地上蔓延的血迹，搭在场院
墙上的牛皮，大小不一的荆条篮子里装的牛肉、
牛骨、脏器。按一般写法，杀牛写到这里就可以
停手了，但这只能造就一首平庸之作。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一个“晚归的牛群”突然出现了：“晚归
的牛群路过场院/任皮鞭抽打就是不走/牛们流
着泪，大颗大颗的泪/低吼长嚎，声音冲天/声音
入土”（《杀牛》）。在这痛彻脏腑的呼号中，显示
的是物伤其类的悲哀，这与前边所写的屠牛与
瓜分牛肉牛骨的人的冷漠，恰成明显的对照。
最后四句：“花椒，大料，葱姜/这些人的味蕾欢
喜的东西/它是牛的时候没有吃过/现在饱喂它
的尸块”。用异常冷静的笔法概括被屠的牛的
命运：生前它吃的是草，死后它的肉加上调料
成为人的美味。透过“杀牛”这一事件，作者对
人性的扭曲与冷酷做了深刻的批判。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不只记录生命，
而且为世界命名。高丽敏在多年的写诗实践
中，不断磨砺自己的语言，让诗思在灵动优美
的语言之中不停地闪耀。像《在草原》一诗中这
样的句子：“把湖水弯成一把钥匙/握在手心。如
同攥住草的心跳”“牧羊人挥动鞭子，赶动一条
羊群的河流/追到了夜色却追不上成年的草
原”，奇妙的想象与优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让
语言显示出饱满的张力。

在平凡的“人境”中发现美的眼光，富有哲
理性的思考，对语言的诗性把握，三者的巧妙
融合，构成了高丽敏诗歌的魅力所在，也为她
未来的创作打下了很好的根基。

北纬四十度，再也
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辽
远更悠久，更适于思索
和抒情。这是陈福民的
青春之梦和文学之梦，
梦想是巨大的内驱力，
它让一个人在天高地远
的北中国游走不止，在
千年古道往来穿梭。他
抵达了他的目的地。


